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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每年3—5月，是一年一度的春季候鸟迁徙季。在上海，一群年龄、职业各不相同的观鸟
爱好者却有着相似的装束——大大的遮阳帽，胸前挂着望远镜，手上还端着“长枪短炮”。不
论清晨午后，或是傍晚时分，他们穿梭在城市公园、郊野湿地等“鸟类天堂”，用光影定格远道
而来的“飞羽精灵”，不约而同地奔赴一场场自然的邀约。

沪上“追鸟族”人数日益庞大，专业素养越来越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相当阶段的结果，也
是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迈向生态之城的生动注脚。

那么，沪上“追鸟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该如何促进“观鸟热”的健康发展？记者走进
“追鸟族”的世界，深入探寻他们的故事与答案。

上个周日，来自四面八方的车辆迎着晨曦

微光，一路行驶至上海的最东端。一群“全副武

装”的观鸟爱好者整装待发齐聚南汇东滩，共赴

一场观鸟盛会——第三届临港观鸟节。

记者了解到，本次观鸟比赛范围以临港新

片区金汇港与大治河以东以南的陆上及滩涂区

域为界限，记录自然存在于野外的鸟类。近40

支队伍报名参赛，其中不乏从浙江、江苏、北京

等地远道而来的观鸟高手。组团方式更是五花

八门，既有小、中、大学生分队，还有家庭团与情

侣档。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爱鸟俱乐部”社团的

“北红委屈”队由刘宇轩、于怡雯和马乐瑞三

位队员组成，队名取自“北红尾鸲”的谐音。

于怡雯是“爱鸟俱乐部”社团的社长，就读于

社会工作专业。她告诉记者，这次临港观鸟

节，“爱鸟俱乐部”兵分四路，每队都派出了3名

“精兵强将”。

于怡雯说，刘宇轩是“北红委屈”队的主心

骨。初次见面，记者发现他完全符合大众对于

观鸟爱好者的既有印象——高高的个子，走起

路来步履生风；肤色稍显黝黑，许是因长期观鸟

日晒雨淋而留下的痕迹；脖子里挂着双筒望远

镜，双肩包连着一个长焦相机，还扛着一个约有

1.5米高的单筒望远镜。在其他观鸟爱好者眼

里，刘宇轩是鸟友圈里的“超人”，曾在车轮爆胎

的情况下，扛着近20斤重的设备从闵行独自骑

行至奉贤观鸟。

上午8时，观鸟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北红委

屈”队的3名队员迅速切换至紧张的参赛模式。

刘宇轩迅速跑至亲水平台边缘处，一边用单筒

望远镜横扫水面，一边竖起耳朵聆听鸟鸣，如报

菜名般丝滑地说出了各种鸟类的名称：“白骨

顶、红胁蓝尾鸲，还有远东树莺、白头鹎和乌鸫

的叫声……”一旁，于怡雯和马乐瑞配合默契，

用长焦相机不停地环顾四周出现的鸟类，同步

记录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App”上。

“差不多了！”记者还没回过神来，他们已经

收拾好行装，一路小跑上了车，沿着大堤北上，

思路分外清晰。原来，为了参加比赛，刘宇轩提

前踩点，准备了一份超过2000字的“参赛攻略”，

涵盖路线设计、时间安排、注意事项等，还附上

了117个目标鸟类。

上午9时许，临港新片区的临港湿地——南

汇东滩迎来涨潮时刻。“这是观察水鸟的最佳时

机。”刘宇轩在堤坝旁架起了单筒望远镜，在潮

水翻涌间仔细寻觅着各种鸟类。“翻石鹬刚刚飞

起来了”“靠近水线的地方有只大滨鹬”“看到了

夜鹭、白鹭和大白鹭，快记下来”，临近9时半，他

们记录到的鸟种数量已达64种。

从视野广阔的滩涂、郁郁葱葱的林边到茂

密的芦苇荡，甚至是停车场树林与水闸，“北红

委屈”队在各个点位来回穿梭，打卡的鸟种逐步

攀升。记者观察到，3名队员的眼睛永远朝远处

张望，如同GPS般精准定位。他们无暇顾及旁

逸斜出的枝条，踩到淤泥水坑好似习以为常，日

行上万步更是乐此不疲。

当然，还有不少惊喜时刻。比如，刘宇轩在

一群白脸琵鹭与黑脸琵鹭间发现了一只正在理

毛的黄嘴白鹭，于怡雯抢过望远镜，说“它气质

有点呆”，马乐瑞则兴奋地感叹：“看到‘国一’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啦”；再比如，于怡雯

无意间拍下了一只立在木桩上的灰褐色小鸟，

仔细辨认后惊呼：“竟然是蚁列鸟！”其他参赛队伍

纷纷闻讯而至，场面壮观，但小鸟却已不见踪

影，徒留阵阵哀叹。

8小时的比赛，宛如一场“特种兵”之旅。“北

红委屈”队“卷”到最后一刻，提交了116种鸟，一

举斩获“一等奖”。

在于怡雯眼里，刘宇轩是“爱鸟俱乐部”社团

里的“顶梁柱”，认鸟能力堪称一绝，“林子太大，

鸟很分散，往往难以看清，但他能从遥远细微的

鸟鸣声里将它们分辨干净。”这并非一朝一夕之

功，年仅19岁的刘宇轩是一位拥有近6年经验的

资深观鸟人，在全国范围内观鸟多达670余种。

谈起“入坑”，刘宇轩说，这与他酷爱自然的

天性有关。“小时候就喜欢辨认各类植物与昆

虫，接触到鸟之后，瞬间就被它们灵动可爱的身

姿吸引了。”2018年初，还在读初中的刘宇轩报

名参加了校外机构组织去天目山观鸟的活动。

此前，他是个观鸟“小白”，只知道有鹭舞翩翩、

鹰击长空，但细分之下的鸟类世界却是“知识盲

区”。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一口气辨认了二

三十种鸟，第一次领略到了观鸟之趣。

在“鸟友圈”里，如果说刘宇轩是观鸟爱好

者里的年轻“生力军”，那么50岁的邱工则是一

位拥有长达近20年观鸟经验的“旅游达人”，也

是国内较早的一批观鸟爱好者，收集到530余种

鸟。虽然观鸟的时间跨度长，但邱工坦言，最初

的观鸟时间趋于碎片化，且专业设备昂贵，只是

把观鸟当作闲暇时的爱好。

真正迷上观鸟，是2015年前后。邱工是一

位仪器设备设计工程师，平日里住在浦东康桥，

周末会回杭州住。每到候鸟迁徙季，邱工的观

鸟频率基本维持在每周三四次。他清晨4时起

床，驱车1小时前往南汇观鸟。“前几天，我两个

多小时看到了44种鸟，不乏白头鹤、鳞头树莺等

‘稀客’。”观鸟结束，邱工又匆匆赶往上班地点，

短短几小时，穿梭在郊野湿地与办公大楼间已

成为他的常态。

邱工有段时间住在世纪公园附近，还会约

上另一位鸟友大阳一起早起观鸟。相较于需要

“挤”出时间观鸟的“上班族”，年过七旬的大阳

在时间安排上随心所欲。他每天上午骑车到世

纪公园观鸟，一待就是一上午，“观鸟既能活动

筋骨，又能陶冶情操、提升见识，何乐而不为！”

观鸟8年，也有朋友问起大阳喜欢观鸟的原因，

他笑着回应：“童心未泯，玩心未退呀！”

在大阳的“熏陶”下，外孙也来了兴趣，“祖

孙结伴”观鸟已有五六年，“现在读了高中，观鸟

时间少了。”这让大阳不免有些惋惜，但他观察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观鸟大

军”，时常让他感慨“后生可畏”。

“鸟类遍布各地、种类数量多，是最容易观

察到的生物。”17岁的王乐阳从2020年开始观

鸟、认鸟，至今观察到243种鸟。学业繁忙，王乐

阳只能每周末抽出一小时在小区里观鸟，偶尔

得空才会“出远门”，到南汇或是崇明东滩看看。

在小区的“一亩三分地”，王乐阳喜欢拿着望

远镜四处溜达，看到不认识的鸟，就用相机拍下

来，再对应《鸟类图鉴》一一辨别，还会在eBird网

站上记录下观鸟的用时、路线等。如此循环往

复，《鸟类图鉴》翻烂了，相关的英语词汇量提升

了，王乐阳识鸟的功夫也“炉火纯青”，不仅能靠

声音来区分外形相似的鸟类，甚至只要天空中闪

过一道黑影，他说出的名字总是八九不离十。

在王乐阳眼里，观察鸟类是探索自然的

方式之一。春回大地，小区里的鸟巢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王乐阳时常能看见翠鸟轻盈地

扎进池塘里捕鱼，或是戴胜“妈妈”悉心地给

戴胜“宝宝”喂食。最近，他留意到北灰鹟与

白眉鹀等迁徙过境的鸟类也来到小区“做

客”，“这意味着，正是候鸟‘春迁’时。如果哪

天看到北红尾鸲飞来了，那么冬天也就悄然

而至了。”

在王乐阳的小区里，有一片一两百平方

米的池塘。每到深冬季节，他总能在池塘边

捕捉到一只白腰草鹬的身影。由于附近没有

环境相似的栖息地，王乐阳推测这是同一只

“记忆力超群”的白腰草鹬，每年一二月份都能

精准地找到这片池塘，待到夏天才向北飞去。

28岁的嘉树也是观鸟爱好者，她曾在

《鸟鸣时节》中读到过一段话：“了解鸟类最好

的方式，也是令人满意和愉快的方式，是在当

地找出一块‘自留地’。理想情况下，你从家

出发，步行、骑车或开车几分钟就能到达这

里。”对于王乐阳而言，小区就是他观鸟的宝

贵“自留地”，不仅让他收获了66种鸟，更连

接着他与自然，让他不断发掘其中奥秘。

嘉树的观鸟之旅，就始于对自然的好奇

与探索。在欧洲留学期间，她住在一座小镇

上，只需骑行15分钟，就能邂逅星罗棋布的

小片湿地。湿地尽头矗立着一座木质结构的

观鸟塔，约有两层楼高。在塔上，既能听到不

绝于耳的鸟鸣声，还能透过层层枝叶，窥见鸟

类生活的点滴。

2021年4月，她骑车经过一座石桥，河岸上

遍布野草，一对叼着虫子的长尾山雀正在山坡

上来回穿梭、筑巢育雏。此后，她连续两周早起

蹲点，坐在桥上用望远镜观察长尾山雀育雏，还

记录了它们的分工、喂食时间等信息。

对于观鸟爱好者苏打而言，从家里骑车

仅需10分钟就能到达的后滩公园就是她的

“自留地”，一周会去两三次，周末还会带上孩

子们，“深耕自留地，让我能深入了解生活在

那里的鸟类，见证它们年复一年的变化。”

苏打说，每年冬末春初，一群夜鹭会在后

滩公园集群筑巢育雏。观鸟近5年来，苏打一

直追逐着它们的身影，期盼着能见证新夜鹭

“宝宝”的出生。今年，苏打发现栖息在后滩公

园的夜鹭种群数量有所下降，“虽然不知道原

因，但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未解之谜’。”

“鸟类是引导人们踏入自然世界的使

者。”嘉树曾在《猫头鹰的秘密生活》里摘录下

一段话，概括了她喜欢观察鸟类生活的原因：

“它们是野生的。它们在地球上自由地移动，

用自己的时间，为自己的目的，这一点是我们

作为人类很难奢求的。”

对自然世界的认知，也因观鸟得以延

伸。59岁的朱维佳观鸟已有11年。从千姿

百态的鸟类生境，到繁茂的植物、广袤的湿

地、变幻的潮汐与浩渺的海洋，再到林鸟、水

鸟不同的喙形与脚形等，朱维佳都孜孜不倦

地探索与学习。观鸟犹如一把钥匙，轻轻一

转，便开启了自然世界的神秘之门，引领他走

走进了一片更广阔深邃的天地。

对于众多观鸟爱好者而言，“追鸟”似乎

成了观鸟日常，甚至融入了生活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鸟友圈里，这一行为被称作“推

鸟”，其背后蕴含着另一重乐趣——“加新”，

即拍到从未见过的新鸟种。

邱工说，观鸟爱好者难免会有“为鸟疯

狂”的时刻。一天傍晚时分，张家港传来卷羽

鹈鹕现身的消息，“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那时整个东亚迁飞区的卷羽鹈鹕仅有100多

只，可谓‘神鸟’”。

几乎没有犹豫，邱工立马租了一辆车，晚

上10时许出发前往张家港，在当地小旅馆住

了一晚，第二天又早起找鸟。当邱工在铁黄

沙岛看见53只卷羽鹈鹕，前一日的舟车劳顿

全部烟消云散，“越是珍稀的鸟，越怕错过后

再也看不到了”。

在邱工眼里，来自德国的付恺是最疯狂的

鸟友之一。本以为在清晨的南汇，邱工会是第

一个抵达的观鸟者，但他总能捕捉到付恺的身

影，“尤其在鸟类迁徙季，他来得比我早，走得比

我晚，经常一整天‘泡’在南汇观鸟”。

在鸟友圈里，58岁的付恺已是“声名远

扬”。作为一位化工行业的管理顾问，付恺在

上海生活已有20载，目前住在嘉定江桥。从

2014年开始观鸟，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记录

了1000余种鸟，每年观鸟约100天。“我迁徙

季去南汇，冬天去崇明，天马山公园也是不错

的选择。”为了能赶在日出时观鸟，他通常凌

晨2时45分起床，清晨5时到达南汇，“看着

鸟儿逐渐活跃起来，感觉很美好。”

“观鸟不仅让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还让我收获了一只小猫。”付恺说，他在

南汇观鸟时意外发现了它，便带回了家，取名

“嘟嘟”，如今已经长大。2019年，付恺还出

版了《上海南汇鸟类图集》，汇集了300余种

鸟类，“观鸟为我提供了逃离尘世喧嚣的出

口，也让我对未知的惊喜充满期许”。

于怡雯认为，观鸟是一种逃离日常生活

的解压方式。在大学生活里，繁忙的课业、学

生工作与同辈压力时常压得她喘不过气。身

心疲惫时，她会清晨5时起床出门观鸟，再赶

回学校上早八，“感觉精神一下子被治愈了”。

不止如此，观鸟还让于怡雯重塑了社交

圈，甚至找到了志趣相投的男友。在“爱鸟俱

乐部”社团里，每名成员都有一个自然名。于

怡雯给自己取名为“夜鹭”，常被戏称是“中华

田园企鹅”，让她哭笑不得。去年暑假，她还

和十余位朋友组成了观鸟团，一起包了一辆

考斯特，沿着青海大环线开了一圈，“加新”了

近40种鸟类，不禁直呼过瘾。

观鸟的爱好也给许多人带来了生活改

变，甚至产生了人生转向。邱工化身为一名

自然观察博主，不仅学起了视频剪辑，还将拍

摄的鸟类视频美化处理后，配以科普性的文

字发布在视频平台上，发布的鸟类视频已达

约250个，引来网友纷纷点赞；已然退休的大

阳开始触网，还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顺嘴

野话”，写下观鸟的体验与心得，文字质朴，如

同鸟类的老友般缓缓道来。

作为儿童书籍绘本插画师的苏打则拿起

画笔，记录下鸟类的外形、特征、生境等，甚至

是和观鸟人的故事。如今，她的插画方向已

经转向自然科普，还参与了“珍稀动物在中

国”系列绘本的创作，画下了中华凤头燕鸥在

浙江繁殖的故事，以及《陪着四季慢慢走》，一

本基于自留地自然观察的亲子绘本。

2022年底，嘉树来到了上海，住到了远

离市中心的青浦。她加入了山水自然保护中

心，成了一名野保员，主要负责鸟类的调查监

测与保护，从一名观鸟爱好者蜕变成了大自

然的守护者，“探索自然，也回归自然”。

嘉树曾参与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提升项

目，在上海这座钢筋水泥森林里打造适宜鸟

类等野生动物栖息的“自然野地”。比如，位

于浦东的金海湿地公园就成为了鸟类近悦远

来的“城市绿洲”。同时，她欣喜地发现，上海

有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化身护鸟使者，为

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朱维佳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初入观

鸟之门的朱维佳就成为一名野保志愿者，踏

上了护鸟之旅。他记得，第一次是去崇明东

滩的一个镇上拆鸟网。密密麻麻、大小不一

的鸟网互相缠绕，还悬挂着不少鸟类的尸体，

令他触目惊心。朱维佳戴着手套，用剪刀将

鸟网剥离，再用树枝挑起扔到附近的垃圾桶

里，堪称一项大工程。天黑坐公交返程时，足

足走了30多公里的朱维佳忽然腿部一阵抽

筋，站着深呼吸良久才有所缓解。

如今，朱维佳成立了一支野保志愿者团

队——野羽环境保育志愿者小队，微信群人

数已达近130人。作为“领头羊”，朱维佳每

周会组织一次野保巡护活动，历时9—10小

时，风雨无阻，足迹遍布崇明、临港、奉贤、金

山等地。“在政府与志愿者的合力之下，上海

的捕鸟网现象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巡护的

范围也逐步向长三角地区延展。

尽管观鸟爱好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

强，不文明观鸟现象仍时有发生。朱维佳留

意到，有些人为了拍鸟，不惜用面包虫等食物

引诱，有的还把面包虫挂在大头针上，放置在

树枝丛中，许多鸟都因此受伤。更过分的是，

为了达到最好的拍摄效果，还有不少人扎堆

赶鸟，甚至用石头投掷。

上海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唐思

贤提到，观鸟时还存在用镜子反光照射鸟

类的现象。他认为，观鸟爱好者应该在不干

扰鸟类正常生态系统的情况下观鸟。尤其

是在繁殖季节，如果鸟类被大量围观，受到

人为干扰，容易产生“弃巢”现象，导致幼雏

死亡。

此外，记者留意到，南汇东滩的树林边遗

留了不少垃圾，多为外卖盒、饮料瓶等。付恺

常会在观鸟时捡拾垃圾，他告诉记者，对此

他感到很悲哀。“作为一名外国人，希望能通

过我的实际行动，唤起更多人的环境保护

意识。”

唐思贤呼吁，观鸟爱好者应约束自己的

行为，缔结文明公约，与鸟类保持一定的距

离，并自觉维护环境整洁，以防对鸟类的正常

生活产生未知影响。

在采访中，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提及了鸟

类栖息地的保护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矛盾。

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分析，这一现

象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以南汇东滩鸟类云集

的树林为例，20余年前，这里本是一片芦苇

地，为防止海浪建起大堤后，才渐渐长成了树

林。“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保护这片树林和其

中的林鸟，往往忽视了承载着水鸟的滩涂和

芦苇地，才是这片区域原本的生境，也是我们

更应该保护的。”

何鑫认为，尽管鸟类的栖息地在减少，但

仍能通过善意的疏导，比如清除外来有害物

种、人工生态修复等方式，营造更加自然生

态、适宜鸟类栖息的环境。

何鑫坦言，观鸟本身当然是好事，但在观

察和拍摄鸟类的同时，如果不把鸟类的福祉

放在首位，也会对鸟类的正常生活产生影

响。他希望，除了关注鸟种本身外，有更多的

观鸟爱好者能够关注鸟类的栖息环境与整体

生存状况。

“我们与鸟类共享着同一片天地。”如今，

嘉树的耳机闲置了。漫步在城市街头，她更

愿意去聆听各种各样的鸟鸣声，或婉转悠扬，

或清脆悦耳，它们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自然

交响乐。她期待着，在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

市里，这样的鸟鸣声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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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鸟结缘】

【探索自然】

【融入生活】

【共享天地】

■

红
耳
鹎

嘉
树

摄

■ 上个周日举办的第三届临港观鸟节上，观鸟爱
好者在南汇东滩观察鸟类 见习记者 陈佳琳 摄

■

远
东
树
莺

刘
宇
轩

摄

■

黑
喉
潜
鸟

大
阳

摄

■

白
腹
蓝
鹟

王
乐
阳

摄

■

黑
脸
琵
鹭

朱
维
佳

摄

■

仙
八
色
鸫

付
恺

摄

■

夜
鹭
妈
妈
和
宝
宝

苏
打

摄


